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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摇摇摇摇

一本很好的书

陈四益

几位新华社记者写了一本书———一本很好的书。记者写书，

过去有过，现在也有，而且越来越多，不足为奇，因为这职业本来
就是时代的记录者。记者的书，有的因其采访对象多为要人、名
人，闻见所及，每关重大事件，凡有记录，均成史料；有的因其游历
殊域，见闻多奇，无缘亲历者，读之可以增广识见；有的观察入微，

见解独到，剀切之言，卓然名家；有的虽事皆琐屑，每多趣闻，茶余
饭后，足资消闲破闷。林林总总，各有价值。但近二十多年来，中
国正处社会转型时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转型期中，其生存环
境、生存状态，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动。变动当中，各种社会矛盾也
随之发生多样的变化，已经消失的或又有孳生，趋于和缓的或又
呈紧张，先前激烈的或渐次平缓，原先忽略的或日益突出。准确
把握这些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以求社会的和谐发展，即所谓燮理
阴阳，调和鼎鼐，是执政者的要务。因此，官员们不但要阅读下级
的种种汇报、请示、总结、调查，还要自己直接考察有关情况。但
新闻记者，因其职业与身份的方便，对社会各阶层的调查与观察，

往往有政府官员所不能及的方便。他们关于社会状况的报告，也
有官方各种总结、汇报所不可及的优长。政府派员下去了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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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摇摇摇摇

况，往往先要（有时只是）听取下级政府的汇报。下级官员的汇
报，因为关系于自身的地位与利益，很难和盘托出。百姓的意见、

实际的情况，经过一番过滤与选择、淡化与突出，数字真真假假，

情况虚虚实实，虽不一定是无中生有，也总同现实拉开了距离。

距离的大小，取决于下面干部作风的好坏。单凭这些材料，很难
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上级官员一竿子插到底，自己直接到基层

考察，当然要比只听下级官员汇报距离实际近一些。然而，大官
下基层，往往处于包围之中。下级安排给上级看的，是他希望上
级看到的。因此，选点总是面上光鲜的所在。我就知道有的地

方，上面来了人，看的总是那几个点。点与点之间的连线道路宽
阔平坦，两侧绿树成阴，新楼成群。这是他们的“形象工程”。参
观计划早有安排，接待办法早有布置，汇报人员早有选定，甚至什

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也早经排演。只看这些，自然到处莺歌燕舞，

一片光明，但也就不免入其彀中，得不到真实的情况。鲁迅当年

曾想写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
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
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

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见鲁迅《扣丝杂感》）。足见此
事之难。有效的脱离包围法，至今仍未见完整的著述，但脱离的
尝试，已有不少试验。精明的领导，为了突破包围，有时会突然离

开规定的参观路线，径自到了样板后面的地方，内里的馅儿就露
了出来。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屡试。一则容易引起下级的反感；

二则用多了，也就有了应对的方法———即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不过，今天的社会毕竟不同于鲁迅生活的年代。信息化的进
展，使信息渠道剧增。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包围的效果就越小。

领导人、决策者，如果不是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死官僚，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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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摇摇摇摇

可以依据不同渠道的不同信息，加以综合、比较、分析，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使对实际的认识比较接近于真实。

在众多的信息渠道中，记者的观察与记述很值得重视。记者

不是官员，他比较容易摆脱官场难以回避的某些程序，因而较少
包围的危险。记者有职业的敏感，能够抓住繁杂社会现象中比较
重要的问题，不至纠缠于一些枝节细事。记者不同于学者，他并

不试图对所见现象作抽象的概括或建立某种理论框架，因此更容
易保存社会现象的原生状态，而这种原生状态对于了解实际情
况，往往比经过加工改造的材料更为重要。记者有文字的训练，

所记所述，条理清晰，活泼生动，读来较有兴味。当然，并不是所
有记者的作品都能如此。那些以跑衙门为能事的记者，那些以稿
件换取私利的记者，那些对社会没有责任心的记者，那些不肯深

入实际认真调查的记者，是写不出有价值的好作品的。我推荐的
这部书，具有上述记者作品的各种优长。它探讨的是当前社会生

活中一个重要群体———民工———的生存状态。问题之重要，是因
为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不仅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前景，而且影响
着中国社会的安定。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十分强调农业的重要。重农，几乎是历
朝历代的国策。但是，历朝历代农民的生活却始终处于贫困的状
态。我们常常称道所谓“文景之治”，但文景时期的晁错，仍在说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此商人
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也。”治世尚且如此，何论乱世！流
亡的农人无以为生，铤而走险就是唯一的选择。古代中国独多农

民暴动，社会安定的时期少，动荡的时期多，同农民的生存状态是
分不开的。当代中国仍然十分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农业的
措施采取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改善依旧未能尽如人意。姑不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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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摇摇摇摇

制度、政策、组织上的种种失误，但说把八亿多人口死死地拴在人
均数量极少的耕地上刨粮食，农民要富裕也就难矣哉了。１９８０ 年
代初，我到珠江三角洲看过，那时的对外开放，还刚刚开了一条

缝，乡镇开始有了一些小打小闹的独资或合资企业，主要做些来
料加工的活计。少量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城做工。不料没过
多少年，农民进城打工已达一亿多人。汹涌澎湃的民工潮，还在

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动。据研究者估计，还会有两三亿农民在今后
若干年里涌入城市。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不但减轻了农
村的负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中国农民生存状况有了改

变的可能，也使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

外资的大量进入，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没有这些吃苦耐劳而所
获甚薄的劳动力是不可想象的。农民工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甚

巨，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却并不理想。他们的工作往往是城市
中最苦最累的，而收入却很微薄，这微薄的工钱还常常被拖欠。

以此微薄的收入要在花费高昂的城市生活，本已十分拮据，而他
们还要积攒起钱来维持和改善农村家人的生活。因此，在城市中
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准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他们的居

住条件往往是城市中最差的，基本的卫生保健没有切实的保障。

我在北京看过一些外地民工聚居的“村落”，拥挤、破败、脏乱，是
共同的特点。替他们看病的，是同样从外地来的“游医”，药品大

多是从享有公费医疗者手中转买来的剩余的或过期的药品。首
善之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他们的子女得不到良好的
教育。城市学校的大门，并不向他们平等地开放。他们的婚姻、

家庭、性生活也同样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还
有更为难堪的，是他们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不应有的伤害。社
会的歧视，渗透在生活的各个细部。尽管他们进城打工都有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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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摇摇摇摇

的手续，但往往会受到非法的刁难和驱赶。总之，他们应当成为
城市居民平等的一员，但实际上常常被当作另类。这些，几位记
者的笔下都有详尽的描述。有些人轻浮地贬斥他们的道德水准，

这中间许多是某些自以为“上等人”的优越和偏见，即便在这个群
体中确实存在某种道德的失范，社会应当考虑的也是怎样改善他
们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因为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生存
环境与教育环境的影响。农民进城打工，仍将继续。没有民工就
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城市，离开了民工
甚至已无法运转。

民工问题，不是一个民工待遇的简单问题。它关系于经济，

关系于稳定，关系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关系于全民素质的
提高。现在是一亿多，未来是三四亿。这样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
的战略转移，万万不可轻忽。我喜欢这本记者的书，因为它有材
料，有分析，读后有启发，有感动。关心于社会现状与未来的人，

都值得读一读，然后再想一想：为了民工，社会应当为他们做些什
么，我们自己又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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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新二元结构

摇摇很多年过去了，未来的日子又如潮水般涌来。曾经炽烈的

情感，渐渐淡如白水；一度梦寐以求的，无论得到了，还是没能得

到，最终付之一笑……时间是最有魔力的大师，让人感慨，让人

无奈，更让人淡忘。

但有些故事有些人，却永远无法让人淡忘，时光冲刷着记忆

长河，泥沙俱下，最终能够留下的，总是这么一类永恒记忆，温

暖，或者刺痛你的灵魂，于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

至整个人类，都是如此。

在中国，这十几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在经济突飞猛进的同

时，价值观多元化，贫富差距拉大，传统乡土中国瓦解……尤其

是一亿多民工，他们构成了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

流动，在这史诗一般波澜壮阔的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中，多少裂

变震荡、多少挣扎沉沦、多少梦想幻灭、多少生死悲欢！

他们，绝不会是没有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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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矿工因公死亡的，龙山矿一次性补贴死者家属两万元，龙山矿不
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当这样一份“生死契”摆在面前的时候，新华社记者肖春飞平生第一次
体会到了“心灵为之颤抖”的滋味。

这份名为“民工上岗协议书”的非法合同签订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是
一名三十八岁的矿工韦海生与矿主签订的，韦海生在这份协议书上摁下了
鲜红的手印。两个月不到，韦海生和他的儿子韦灿军，双双在震惊中外的
南丹“７·１７”矿难中丧生。

７ 月 １７ 日凌晨 ３ 点 ３０ 分，广西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龙山矿
海拔 － １５０ 米的巷道里，八十一名矿工，瞬间在一场并非偶然的透水事故中
丧生。当死难者含冤躺在黑暗的矿洞深处时，地面上，个体矿主与地方官
员勾结，一方向下“封口”，一方向上瞒报，用金钱与权势炮制出了一个弥天
大谎。

作为这个弥天大谎从编织到破灭整个过程的见证人之一，肖春飞深刻
体验到了属于民工的另一个世界的残酷、悲苦与无奈。

八十一名死难矿工，绝大多数是来自贵州独山、荔波和广西都安、宜州
的大山之中的贫困农民，矿难之后，公安人员为了寻找一个死难者家属，往
往要在大山里头走上两天两夜。而在公安人员调查之前，矿主指派众多手
下，身负巨款，迅速赶到各死难者家中慰问，并把死者家属接到秘密地点，
协商赔偿事宜，“超常规”给每名遇难者家属五万元到六点五万元不等的赔
偿，并威胁：有人来问，不要乱讲，如果讲出去，什么困难都不帮解决。

韦海生是广西宜州市德胜镇都街村农民，村里有四人在南丹“７·１７”
事故中丧生，除了韦海生、韦灿军父子俩外，还有韦海生的姐夫韦振平和另
一位村民覃文体。

７ 月 ２０ 日，龙泉矿冶总厂总经理黎东明派小舅子黄国亮等把死者的家
属接到金城江河池中学对面的华林酒店，分别协商抚恤金问题，当天韦海
生的妻子韦美丹得到十三万元，韦振平的妻子得到五点一五万元，覃文体
家属得到五万元，并被告诉说回去后不许乱讲。７ 月 ３０ 日，龙山矿几人来
到村里，拿了苹果、烟酒，并对死者家属说：“有什么要求，可以向矿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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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摇摇摇摇

千万不要跟记者说，如果曝光出去，矿井被封了，你们就找不到尸骨了！”
在韦海生简陋的家中，韦美丹捧着丈夫、儿子的相片，与年迈的婆婆整

天抱头痛哭。在绝望中，她们只能借酒消愁。后来，新华社记者与矿难外
围调查组来到她们家时，看到屋里六瓶已被喝干了的、龙山矿送来的“沙河
王”酒……

在这次矿难的采访中，新华社记者的电话被窃听，汽车被跟踪，还遭到
过不明身份的人的威胁，自治区政府不得不专门派出干警保护他们，手枪
二十四小时不离身。他们看到在地下矿洞中摄氏 ５０ 度的污水中一点点腐
烂的民工的遗体，面目已无法辨认，家属在矿旁搭起了灵棚，等待亲人的遗
体背上地面；他们也看到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员，一个个漏出马脚，一个个
锒铛入狱，当时的南丹县县委书记万瑞忠在矿难调查进行时，一天天消瘦
下去，直至被“双规”、正式逮捕，一年多时间后被执行死刑……但是最让他
们震撼与深思的，却是那一群知道同乡甚至亲友死难真相的民工，一再向
调查组和记者隐瞒———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不知道”。

在通讯发达的年代，在拥有数万矿工的南丹矿区，在离矿难发生地不
远的南丹县城，再加上八十一条生命的亲属，以及死里逃生的几百个井下
作业民工，“７·１７”矿难为什么还能被隐瞒上十五天？

矿主说谎，官员说谎，民工也说了谎。
在发生事故的拉甲坡矿区，无所事事的矿工们住在石棉瓦或轻体砖搭

建的简易宿舍中，手上似乎是永远洗不掉的黑污，打麻将、看电视，或者闲
坐着，看着记者走过来，记者在哪个门口停下问话，就会有人围着看，最多
的时候，身后有二三十人———后来，才知道这里面有矿主的“耳目”———他
们围着，表情漠然，一问起知不知道有事故发生，他们的回答惊人一致：“不
知道，我是刚来的。”

自治区调查组找了很多矿工问话，开头的话就是“你说的话要负法律
责任”，回答完之后，还要摁上手印。但是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我是
刚来的”、“没有伤亡事故”。

随着调查的深入，才知道，矿主除了紧急以钱封住死难者家属的嘴外，
还收买或警告过矿工们，“不要乱说”。

７ 月 ２６ 日，受黎东明指使，矿山中层管理人员韦家农、黎家西等人找来
一批矿工，给他们每人三千元钱，要求他们：如果有人来问，就讲没有发生
事故，没有人死伤。次日，韦家农还进行了抽查，对他们的表现很满意。

７ 月 ２７ 日，龙山矿在抽水时发现两具死难矿工尸体浮出水面。龙泉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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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摇摇摇摇

关人员及两名民工悄悄将尸体连夜拉到外地火化，事后给每个民工三百六
十元，交代他们不要泄露。

７ 月 ３１ 日，黎东明打电话给黎家西，指示他赶快想办法转移从矿难中
出来、还在南丹住院的伤员。黎家西等人连夜赶到南丹县中医院和县人民
医院，动员并出钱贿买伤员出院、离开南丹，交代他们不得跟其他人讲发生
了事故，并威胁说如果乱讲就不发工资。

……

江苏盐城，民工在黄海上修筑大桥。杨金志摄。

调查组与记者期待中的民工纷纷站出来控诉矿主的情景并未出现，相
反，劳资双方还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利益共同体，一个制造谎言，一个维
护谎言。

肖春飞清楚记得，调查组中一位老干部对民工的搪塞与麻木痛心不
已，他在一个又一个民工面前碰壁，一筹莫展，叹息说：“要对他们进行阶级
教育才行！”

他的意思是，要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宣传矿主的压榨与剥削，让
民工们“恍然大悟”，一个个勇敢地站出来揭发矿主的恶行。

但还是没有人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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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摇摇摇摇

突破口最后并不是从民工一方取得的，而是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支持
不住了。８ 月 ２ 日下午 ５ 时 ５０ 分，在公安人员凌厉的心理攻势前，前一天
还拍胸脯保证没有死人的黎家西败下阵来，竹筒倒豆子一般承认了
“７·１７”事故的经过，并交出了失踪者及赔偿名单、住址。他供认说：７ 月
１７ 日凌晨 ３ 时 ３０ 分左右，拉甲坡矿海拔 － １５０ 米水平以下的三号工作面、
八号工作面以及九号工作面突然涨水，迅速淹到海拔 － １１０ 米水平，当晚拉
甲坡矿的 ２６０ 名矿工分别在八个工作面作业，其中约有八十名左右的矿工
在被淹的三个工作面作业，除部分管理人员和九号面部分未下到工作面的
矿工外，其余均失踪。

交代完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出来，就轻松多了。”
此时距矿难发生，已经半个月了。
如果说矿主用钱、官员用权编织了弥天大谎，那么作为受害者一方的

民工为什么也说谎呢？
只能说是迫于生计压力。
在龙泉矿冶总厂，矿工平均每天能拿到六十多元的报酬，具体计算方

法是计件，每天采矿达到二十五筐得二十五元，而此后每增加一筐即增加
三元，这样一个月下来有近两千元的收入。

这两千元绝对算得上是血汗钱———民工们的矿洞工作环境之恶劣，超
乎常人想象。８ 月 １ 日 １５ 时，为了寻找疑点，时任新华社广西分社副社长
的杨维成作为自治区调查领导小组成员，带领两名记者与调查组一起进入
拉甲坡矿矿道。大家在二三十公分深的泥水中艰难行进，花了两个小时，
前行三千米，再也坚持不下去，只能退出———矿内空气稀少，湿度达到 １００，
温度接近摄氏 ４０ 度。撤出时，一位同志因脱水被抬出来。事后，矿山专业
抢险队的专家责备他们过于鲁莽，没有带任何防护装备就深入矿洞，这位
专家说，如果再深入一些，体质差的就可能倒在里面，不能活着出来了。

不能想象，工人们怎样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干活。矿工说，他们在井
下几乎裸体，实在热得不行，就跳到脏兮兮的水仓里泡一会儿，而水仓的温
度也不低于体温……

虽然苦不堪言，但两千元这个数字对南丹及其周边生活在喀斯特大山
中的农民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八十一名死难者多数来自贵州独山、荔
波和广西都安，这三个县均是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按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国家
级贫困县的标准，“入选者”人均年收入低于一千三百元———也就是说，如
果在矿山干上一个月，就可以超过在石头山中种田一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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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摇摇摇摇

韦海生的家是三间低矮的泥瓦房，破旧不堪，家里除了一台十七寸的
旧黑白电视机外，根本找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

韦美丹说，她原来并不想让儿子去挖矿，但眼看村里的人都盖起了楼
房，就同意韦海生、韦灿军爷俩去，儿子才十八岁。

调查组与记者采访时，都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矿工们
对矿主没有太大的抱怨。

新华社记者问韦美丹，矿难发生后为什么不告发矿老板？韦美丹说：
“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人死都死了，矿老板也作出了赔偿，告他有什么
用呢？又不是矿老板故意弄死他们，挖矿这种事，谁不知道有危险，可是没
办法，由于我们农村人穷，不去挖矿不知干什么好？”

对这个贫困的女人来说，别说十三万元，此前，她连两万元都没见过。
两万元，这是“生死契”上民工自愿接受的价格，换句话说，这是民工对自己
生命的估价！

劫后余生的矿工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今后打算，异口同声地答道：“继
续下井。”

韦海鸥是韦海生的弟弟，７ 月 １７ 日，他跟兄长一起在井下干活，两人同
在一个班组，由于他所处地势比韦海生高，得以死里逃生，他回忆说：“凌晨
３ 点 ５０ 分，我看到有大量的水涌入，水是从拉甲矿方向涌过来，不到一分
钟，第二工作面已经灌满了水，并顺着斜道向第二平台涌上来，我想去救下
面平台的亲属，已经来不及了，就和同在第二平台的两位工友拼命往外跑
……”

逃过大劫的韦海鸥几天来都在矿洞前徘徊，一来是打探兄长的消息，
二来等着矿洞重新开工。

几乎所有的民工都是这种心态，他们并不太在乎矿难，他们更在乎的
是矿山何时重新开工，“只要开工，我们马上就干！”

他们为矿主保密，不惜对“大盖帽”说谎，一方面是因为矿主的威胁，另
一方面，却是这种心态：如果上面知道事故情况，企业被查封，大家都要丢
饭碗……

贫困就这样让身处社会底层的民工们的生命价值如此“贬值”，哀其不
幸，更要哀其不争———农民身份与经济贫困决定了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两
万元一条命，极其不平等的一个公式，但他们凭什么去跟“定价者”讨价
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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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民工
小名：打工仔 ／妹
学名：进城务工者
别名：三无人员
曾用名：盲流
尊称：城市建设者
昵称：农民兄弟
俗称：乡巴佬
绰号：游民
爷名：无产阶级同盟军
父名：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
临时户口名：社会不稳定因素
永久宪法名：公民
家族封号：主人
时髦称号：弱势群体

摇摇这是诗人刘虹的作品《打工的名字》中的 Ａ篇。民工的十五个名字，隐
含着一个时代和历史，还透着多少民工的辛酸故事？
“民工”一词，源于何时已不可考，词典解释的“民工”，是战争时期帮助

军人进行运输工作或者修建军事设施的农民。新华社在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６ 日
播发的一篇题为《晋冀鲁豫边府颁布施行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草案）》中，
首次出现了“民工”一词：
“十一、大纲第十条（丙）项之补充：（甲）凡自抗战以来在前线战斗中

牺牲的烈士（包括人民解放军军人、民兵、民工及其他人员），本人仍应与农
民分得同样一份土地和财产。”

在那个年代，“民工”一词，是一个跟战士、民兵一样受人尊敬的称呼，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播发的一篇题为《一年来山东人民支前工作》的新闻稿，
是这样写的：
“山东人民在过去一年内不断以高度的积极性支援前线，帮助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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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获得胜利，记录下人民战争的伟大一页……民工们在转运伤员时，一
路上拿自己的饭瓢给伤员盛大小便，出钱买鸡蛋、白糖给伤员吃，遮风雨、
赶苍蝇，用尽一切办法照顾伤员。五月上旬孟良崮歼灭蒋匪七十四师时，
几十万民工历尽千辛万苦，克服各种险阻，大家都以能参加这次胜仗为极
大光荣……当陈粟大军转入外线反攻时，大批民工随军出征。另有大批民
工则随许谭大军活跃胶东前线……在英勇艰苦的支援工作中，参战民工的
政治觉悟更提高了，荣获‘钢铁担运队’的莒（县）南参战群众，已有七百名
队员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另有大批队员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蓬勃开展，“民工”一词，又成为与
工人一起参加铁路、水库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农民的称谓，劳动者光荣，
这也是一个受人尊敬至少是中性的称呼。

但是在今天，这两个字早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下，民工，既是农民又是工人，

既非农民又非工人。他们生活在城市里，但被看作农村人；他们干着最脏
最累最苦最危险、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汗水洒遍了城市每座或豪华或典
雅的大楼，但他们却一次次在“乡下人”的鄙夷声中让心跟着身体一起累；
他们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城市，让中国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以极
低廉的成本获得了极惊人的速度，但他们年老力衰时，却享受不到城市的
社会保障，甚至辛辛苦苦一年干下来，连工钱都拿不到……

身份的模糊决定了身份的尴尬与低下，“民工”两个字，就像他们以前
曾经有过的另外的名字，“盲流”、“三无人员”，“打工仔”、“外来妹”，透着
赐名者深入骨子里的蔑视。

在中国，“民工”两字已不仅仅从中性的职业界定转化为贬义的身份界
定，更成了像“小姐”一样被毁得一塌糊涂的名词，堪称现代汉语的一大奇
观。“你怎么像个民工似的？”“你真是民工！”……衣冠不整、没有格调、品
位低下……统统可以用“民工”二字来形容，甚至吃饭的姿势、穿衣的配色、
说话的口气，稍有不慎，都会招致“民工”一词的攻击；就是担负着社会公正
责任的报纸，也不时会在法制或社会版上出现这样的文字：“民
工模样……”

北方城市，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民工进城，腰缠麻绳，夯门不按
门铃，看球不知谁赢，买水果先问啥名。”

离开没有门铃、足球还有形形色色洋水果的传统乡土社会而进入城
市、进入“民工”这种贬称中辛劳求生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国家统计局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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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据显示：１９９４ 年中国民工数量为六千万人，１９９９ 年达八千两百万人，
２０００ 年达八千八百四十万人，而到 ２００３ 年，已有一点一四亿人。十年之
间，农民工的人数翻了一番。事实上，这是一个仍在不断增长的数字。

上溯两三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祖父、曾祖父辈都是农民。后来，分化
开始，中国人被二元体制分割开来，花开两朵，各自开枝散叶，本是同根同
源，然而越来越陌生，有一朵被优待，慢慢看不起另一朵，甚至说它不是花，
是草。

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它还意味着经
济身份、政治身份、法律身份和社会身份。

在中国，市民和农民相区别、城市与农村互相隔离，城乡二元结构，举
世罕见。一纸户籍，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法律……各个领
域将人们分割开来，区别对待———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医疗
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投入制度……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
人才、燃料、生产资料供给、粮食销售、住宅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在人均财产
方面，城市人是农村人的二十到三十倍，在人均收入方面，城市是农村的六
倍，排名世界第一。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国家
实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挖农补工”，人为地制造“剪刀差”，使农民艰苦
创造的巨额财富渊源不断地流向城市。

据一些学者测算，建国后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主要通过粮食价格
的“剪刀差”，三十年左右时间里城市从农村“积累”走至少八千亿人民币。
而最近十多年间，通过“廉价征地”这一把“金铰剪”，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
农民手里“积累”走了两万亿人民币。很多学者因此喊出“反哺农村”的口
号，另一个相同的观点是，进城农民，是有助于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力
量：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了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
流动隔绝的二元结构，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福利保
障制度等因素稳定和强化这种“城乡分治”的结构，也造成了农村长期落
后，农民长期贫困。农民进城务工是撕开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缺口”，是
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力量。

人们把民工经济比喻为“一座不冒烟的大工厂，一所不花钱的大学校，
一个事半功倍的大产业”，“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民工经济一头连着
农村经济，一头连着城市经济，不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
且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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